
1990年的早春对我来说，似乎过于寒
冷，这冷是凝在心里的，像一根无法拔掉的
刺，动不动就往里钻着疼，而且越扎越深，我
第一次明白了这种疼将陪伴我一生。这个
春天，３天之内我连续失去了两个亲人，早
早地经历了人生的最大不幸。先是我最尊
敬的五叔遭遇意外事故而撒手人寰；而后是
事先没有任何征兆的父亲，身体突然出现异
常而辞世。

那年的3月28日晚上，处理
完五叔的丧葬事宜后，我们正在
五叔家安慰五叔的家人时，朋友
朱永义匆忙跑来，大声呼叫我，
说是我父亲突然出现异常，让我
们赶快回家，我和二姐、二哥急
匆匆往家赶。二哥先我几步冲
进家里紧紧搂抱着父亲，颤声地呼唤着父
亲。此时，父亲已不能言语，待我近他身边
时，父亲目光直直地看着我，嘴巴艰难地蠕
动着，试图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话也没说
出来，只好抬起手指着我，盯着我的目光里
有一团火苗闪了一下就熄了，在垂下头的同
时手指也垂下了。我们发疯似的抱住父亲
摇着晃着呼唤着，希望能把父亲唤醒，可是
一切都是徒劳，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而
且临终什么话也没留下。

以后的许多天，我一直深陷于失去亲人
的悲痛之中，并且时时回忆起父亲临终时刻
目光里的那团转瞬即逝的火苗，那目光里的

内容，只有我能读懂，它给了我强烈的震撼，
那是他的遗愿、是我的疼痛啊。由于我的固
执给父亲造成了终生遗憾，内疚和自责时常
煎熬着我，难以自拔。直到我也成为人父
时，才真正理解了“可怜天下父母心”这句古
语。

这一生，我因为喜欢摆弄文字，忽略了
许多文字以外的事，这是定数，似乎由不得

自己。开始做画家梦，后来改做作家梦，因
为是梦，和现实就有距离。要抹去这种距离
绝非易事，必须要有超出常人的付出，才有
可能圆梦。偏偏我性格执拗，属于那种看准
了目标一条道跑到黑的人，为了实现作家
梦，我必须一门心思读书写作，不能心有旁
骛。因此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写作上，
不敢怠慢半寸时光，节假日和一切业余时
间，都是我为自己打开的一个文字世界，在
文字里喜怒哀乐，在文字里自我陶醉，常常
到了不知今夕何夕的地步，以至于后来写作
成瘾，难以戒掉。然而在不知不觉中已过了
传统的婚配年龄而自己竟浑然不知，这可急
坏了家人和朋友，特别是父母，还有五叔以

及哥哥姐姐们，组成了统一联盟，轮番轰
炸做我的工作。也许在他们眼里，男大当
婚女大当嫁是亘古不可更改的天理，一个
人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而不结婚，总会被
人说三道四的，家人大概是感到来自这方
面的压力，所以才特别着急。那时候我的
婚事成了他们的头等大事，用了很多办
法，托了很多人说服我，但都说服不了我，

我依然我行我素，沉浸在创作
的快乐里。

不是我这人怕承担社会责
任，而是实在想趁着年轻好好
做点自己想做的事。记得每年
春节回家过年，我都必须面对
家人的絮叨。父母说破了嘴，
五叔也苦口婆心开导我，似乎

我真的成了他们的心病、难事。每次父亲
都拉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一些有家的
好处，说得我心里酸酸的，但那时就是不
想结婚。因为我的创作正在走上坡路，正
处在冲刺阶段，不想因其他问题而分散精
力打碎梦境。直到看到父亲临终前那遗
憾的眼神，心才像被蜂蜇了一样疼痛，但
一切都于事无补。

为了减轻自己的内疚，实现父亲的遗
愿，在父亲去世一年后我结婚成家，算是
给九泉之下的父亲一个交代。自己也觉
得像完成了一个任务。但这一生，我再也
无法忘记父亲临终时的目光。

花有错误吗？当然花自己
不会思想，不会行动，它当然
是清白无辜的。但有时，人们
会为一树花的丰茂而欣喜若
狂、趋之若鹜；却又因满眼繁
花的凋零而彷徨洒泪、痛断愁
肠；人们总是要随着花儿，变
换着自己的喜怒哀乐，也许这
个时候，有人就要说：
都是落花惹的祸。

但是，花儿毕竟
还默默无语，它静谧
地独自矗在角落，依
然用最灿烂的笑容，
绽放出它最炫目的美丽；依然
用她最喜人的姿色，编织着醉
人的美梦；它带给伤感的心灵
纤微的感动，让孤独的彷徨，
在那一抹亮色前戛然而止。这
时候，心灵会被花的娇艳而陶
醉，我们会为眼前的美丽所倾
注，突然浑忘了世俗的一切。
也许，此时的心灵，才是最本
真 的 皈 依 ；而 那 一 束 花 的 烂
漫，就是心情趋向的终极。

为花而感动，那真是幸福
的；为美丽而陶醉，忘却了世
间的凡俗，这时候的心情才真
正是圆满的。有时我想：若何
时能将自我完全沉浸在一片最
绚 烂 的 颜 色 里 ，那 该 有 多 好
啊。可惜现实的五彩缤纷，总
要打乱那份一尘不染的洁净的
灵思。也许，寻觅到一处最真

实和纯净的色彩，才是最美满
的归宿吧。

有时，彷徨的心灵总要为
现实的美丽陶醉，却阴差阳错
地放弃了远方更为宏大的愿
望。当眼前的那一丝感动把心
灵牢牢拴住时，仓促的目光总
要变得短浅。时过境迁，大家

就一齐为错失良机而后悔不
已。这就是美丽的迷惑，但也
许当美丽来临的那一刻，再刚
毅的心灵也是无法抵制的。

学会放弃，也许是很容易说
的一句话，谁都懂它的意思；但
是，人们真正沉浸在自我心灵所
构筑的纷繁世界中时，又有谁能
真正逃脱心灵的迷航呢？或许，
迷离会使华梦碎裂吧，当心情被
惆怅的迷雾所包围时，我们宁愿
选择快乐去冲淡真实，莫为忧愁
而沉醉于失落。

秋天的午后，静静地坐着，
手捧一盏淡淡的清茶，任茶香飘
满整个空间，把那片淡淡的沉
郁，伴着茶水的温暖，积淀得更
加浓烈；望着透过窗户的阳光，
被格子分割成一条条散碎的细
纹。闻着清茶的淡素，把心儿尽

情融入那一片沉静的悠然；伴着
那一抹甜美的醇香，任意放飞到
浩荡的空宇里。也许这才是怡
然自得的潇洒，是宁静中难以强
求的偶得。这时，偶然看到窗台
上一树浅红的鲜花，朵朵娇红映
着光霭，散发出一片灵秀的虚
无，那份宁静的恬美，在茶香的

潜移默化里，会突然
如惊雷般震动着我的
心灵，让我为之感动
得潸然泪下。

抚着一树繁花，
吻着芳香的醇醉，为

美丽而感动，这是何等的幸福。
也许，当忘俗真正成为生命的脊
髓，当生命真正为美丽所依托，
留恋的心情，为因美的娇恣而震
颤。

也许为那些本以为肤浅的
伤心而沉醉，很多人会认为不
值得；但是那片易碎的心灵，
总要被失落得趋之若鹜，茫然
强牵着坠入翻腾激荡的梦河
时，是谁也无法在不能自处的
情况下独善其身的。树欲静而
风不止，摆动的也许不是树，
却是风的催动。花的匆匆，也
许只能震动心灵瞬间的一颤，
但总会留下划痕的永恒。

人立风中，会情不自禁地随
波逐流，身不由己地伴着大潮的
奔腾而怡然适之，这是无奈的必
然，不管你是否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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癖于斯 陈巨来

小时候，家里穷，母亲给我买饼干，我拿出一块，
妈，你吃！母亲不肯！我觉得我一个人吃，那多没意
思！我非让她吃不可！她拗不过我，对我说：“只要
一点点！”她从我手上掰下饼干的一角，而后放进嘴
里，慢慢地咀嚼，还说，这饼干真是好吃呢！

女儿桐桐今年５岁，我给她买零食，她拿出一块
沙琪玛，也要我吃！我不肯，她几乎是央求着我，爸
爸，你吃呗！我拗不过女儿，也像母亲曾对我说的那
样：“只要一点点！”而后从她手中掰下一小块，放进
嘴里，细细地咀嚼……

双休日，女儿和小伙伴们一起跳皮筋，艳艳买来
一大袋花生豆，对小伙伴们说，快来吃花生豆呦！小
朋友们一拥而上，你抓一把，他抢一大把……轮到女
儿时，艳艳对她说，桐桐，你也抓一把呗！女儿却说：

“只要一点点！”她用手指掐了一颗，放进嘴里，一边
嚼着一边玩儿去了！

——小时候，我让母亲吃饼干，这让她感觉出我
记着她的好！母亲之所以“只要一点点”，因为她知
道，她多吃一口，我便少了一口。而对于博大的母亲
来说，儿子的一点点心意，就足以让她感到快慰，就
足以让她得到整个世界！而对于我来说，母亲即便
只吃了一点点，我接着再去吃，那饼干才是真正意义
上的好吃呢！因为那饼干有着母爱的成分！女儿让
我吃沙琪玛，何尝不是如此呢！

而桐桐吃花生豆却不一样了。桐桐不像其他小
伙伴那样抓着抢着吃，她“只要一点点”，只用手指掐

了一颗，而且还很是随意，没有贪心，没有对花生豆
的强烈占有欲！

“只要一点点”，做人也要如此呢！人生在世，欲
望多了，容易失去自我；快乐多了，有时乐极生悲；笑
多了，有时很累；付出的爱多了，便会生出无穷无尽
的恨。那就‘只要一点点’！一点点笑一点点忧，一
点点谅解一点点相信；只要一点点，一点点相思一点
点醉意，一点点压力一点点打拼……

“只要一点点”，一颗露珠，就可以得到太阳；“只
要一点点”，一粒水珠，就可以得到海洋。“只要一点
点”，一粒爱的种子，就足以长出一片爱
的森林；“只要一点点”，一粒星光就足以
点亮一盏心灵的灯！

“只要一点点”！没有过多的欲
望，只有平淡如水的心态——这就
叫人生的洒脱，这就叫洒脱的人生！

20世纪80年代中期，年仅
17岁的黄光裕身揣 4000元钱
随哥哥离开汕头老家北上做生
意，在短短的20年间便建立起
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坐拥巨
额财富而三度三次问鼎中国首
富榜。

然而，2008年11月23日，
黄光裕因涉嫌经济犯罪被警方
拘查，一时之间，事实真相扑朔
迷离。随着这一事件的深度曝
光，黄光裕事件也纵深发展，多
名高官均涉案其中。

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黄
光裕真相：欲望驱逐下的首富
困境》一书，从黄光裕被捕开始，走访
多位知情人员，进行一系列的事实调
查，完成此书。该书详细描述了黄光
裕被捕的事件经过，对首富究竟是如

何发家致富的，他们有什么样
的原罪，他们的成功和失败背
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这
些成功和失败背后有什么样的
深刻的原因……一一做出了解
答。

一封神秘女人的举报信，
无意揭开黄光裕的资本迷局。
从无名小子到百亿富翁，黄光
裕如何完成财富积累？从百亿
富翁到资本囚徒，黄光裕千亿
帝国如何崩塌？《黄光裕真相》
首次全面曝光黄光裕被捕真
相，独家揭秘黄光裕的资本腾
挪术。本书所展现的内容使人

惊心动魄，胜过任何一部大片。然
而，作者之意，除了揭露黄光裕二次
入狱取祸之道外，更为敲响商业潜规
则的致命警钟。

天畔东风又起，民间燕子飞回。记得年年偏此

地，新泥旧事重堆。杨柳逢时才绿，参差几处低垂。

人在天涯太远，心情咫尺追随。满眼浓荫都是

梦，轻轻散落周围。风雨夜来多少，醒来不见芳菲。

虞美人
桃花引

桃花无势风无向，先把枝头让。一年开始又成

空，到底与谁狭路再相逢。

满城背景人深远，往事曾搁浅。微澜又作水轻

柔，一壁影沉转瞬到中流。

看花回
心离偏

漠漠青云眼里添，心总离偏。预知身退功名寂，

勿去说，错过今年。陌头春草绿，望柳成烟。

光景原来是这般，路转忽然。旧缘不定情增减，

眺枝头，感慨万千。小桃姿色好，羞到人前。

摊破浣溪沙
风生城外

细雨倾斜绿树齐，风生城外鸟还枝。万缕千丝
愁肠系，正时宜。

有恨天涯无限忆，远山叠嶂也相知。波起胸间
多少事，水迟迟。

望江南
梦阑珊

春游日，风好树平齐。数点雨声昨夜里，草青一
路不沾泥。水涨岸头低。

回首处，望尽柳烟稀。梦里阑珊衣不整，新词一
曲调相宜。情外也痴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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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庆丰，可能是做做样子，”
陆帆说，“于志德这个董事长，照常理
是跑不了了。”

“我们接下来的安排是什么？”
“琳达在BTT上拖着付国涛，我

们会通过周祥，把一个假的报价递过
去。”

云海轻轻吐出一口气：“要是按
照王贵林的改制方案，晶通还有能力
做技术改造吗？”

“应该是有困难，”陆帆说，“但是
那么大的企业，肯定会想办法弄到钱
的，他们不做技术改造，就无法真正
在市场上有竞争力，这件事情是肯定
要做的。”

云海扬了扬眉毛：“这事儿年前
打个底，一切都要等年后再启动了。”

“是啊，”陆帆说，“还有一个多星
期就过年了。”

临近春节，工作上可做的事情也
不多，乔莉感觉无聊，便和网友有一
搭没一搭地闲聊着，正聊到兴头上，
乔莉偶然间一抬头，吓了
一跳，只见薇薇安穿着一
套黑色西服，从乔莉身边
走了过去，一直走到售前
的区域，接着，她慢慢拐
到了雷小锋的办公室门
前，抬手在门上敲了敲。

乔莉从座位上伸直
了脖子，见薇薇安一扭门
把手进去了，门又被关
上。乔莉还发现刘明达
与强国军不知道什么时
候回来了，正规规矩矩地
坐在座位上，还有其他部
门的人，都回来了几个，大家安静地
坐着，谁也没有说话。

乔莉刚轻吐一口气，便听见前方
区域传出一声尖厉而响亮的港式英
文：“How dare you do that?You fuck-
ing stupid!（你怎么敢这么做！你这个
蠢货！）”

乔莉一愣，她想了想，才听懂了
薇薇安骂的话，嗬嗬！这话骂得够狠
的！接着一会儿是薇薇安的声音，一
会儿又没了声音，估计她和雷小锋一
个大声一个小声地在争吵，再接着是
一声凄厉的尖叫，只听啪的一声，雷
小锋办公室的房门一下子打开了，薇
薇安黑着脸走了出来，再啪的一声，
把雷小锋的门摔上了！

所有的人全部坐着，办公区域内
鸦雀无声。

薇薇安走出这片办公区，直接到
了施蒂夫的办公室前，敲了敲门走了
进去。

翠西见薇薇安和雷小锋大吵一
架，便拿着手机，偷偷走到楼梯口，给
周祥打电话：“我告诉你一件事情，薇
薇安和雷小锋吵起来了，雷小锋把我
们在石家庄的事抖出去了，薇薇安找
了雷小锋，现在又去找施蒂夫了。你
知道，我这一辈子也做不了技术活，

做市场是我的职业发展方向，不行，
我一定要表现表现，你赶紧想想办
法。”

“我想想啊，”周祥说，“你就写个
工作总结嘛，就说这事你们做得多
好，发给薇薇安不就行了。”

“那带男朋友的事呢？”
“你不会不提啊。”
“这主意不错。哎，我不多说了，

马上去写报告。”
“哎，”周祥说，“美国人最相信数

字，你多写一点，还有，你是不是明天
约了安妮逛街？”

“是啊，明天，”翠西说，“怎么？
你很关心她嘛。”

“你帮我听着点晶通的进展，能
打听就多打听一点！”

“帮你听消息，有什么好处？”
“唉，明天你逛街买的东西我全

报销，够了吗？”
“亲爱的你真棒！”翠西对着手机

吻了一下，“那我明天可要让你出血
本哟。”

翠西收了线，她想
起戴乐公司有一份关于
峰会到会人员的满意度
调查表，好像在去之前
就做好了，这种事情，不
会有人填不满意的，想
到这儿，她立即给戴乐
打了个电话，让他把调
查表在一个小时内发给
她，戴乐满口答应，翠西
赶紧回到座位上，开始
写起了邮件。

翠西长篇大论地
做了一个 PPT，说了之

前她们在薇薇安的领导下干了多少
工作，会议如何精彩，客户们如何满
意，薇薇安如何会领导，她们如何努
力，等等，最后，她贴了几张会上的照
片，又把戴乐发来的到会人员满意度
调查表附了上去，然后她熟练地打开
邮件箱，把这个邮件发给了薇薇安。

薇薇安见电脑提醒有一封新邮
件，忙打开来，她仔细地看了一遍，脸
上露出满意的笑容，翠西的邮件发得
很及时，有了这个证据，再加上施蒂
夫与美国总部的人，雷小锋就是再告
状，上面的人也不会相信了。她想了
想，拨通了瑞贝卡的分机，电话没有
人接，她又拨了瑞贝卡的手机：“喂，
你在哪儿呢？”

“老板，我在回家的路上，”瑞贝
卡说，“我有点不舒服。”

薇薇安笑了一声：“这几天辛苦
你了，回去好好休息。”

薇薇安又给翠西打了电话：“翠
西，晚上有空吗？”

“有啊老板，您有什么想法？”
“北京连卡佛商场今天有个活

动，听说张曼玉也去，有没有兴趣去
看看？”

“当然有了，”翠西激动
地说，“谢谢老板！”

他立即向皇帝上疏，连声诉苦，
说自己混不下去了，连哭带吓唬，得到
的，却只是皇帝的几个字：从长计议。

从长计议？怎么从长，喝西北
风？

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一个最不可
能帮助他的人帮助了他。

穷得发慌的毛文龙突然收到了
十万两军饷，这笔钱是袁崇焕特批的。

拿钱的那一刻，毛文龙终于明白
了袁崇焕的用意：拿我的钱，就得听我
的话。

也好，先拿着，到时再慢慢谈。
然而袁崇焕的真实用意是：拿我

的钱，就要你的命！
说起来，毛文龙算是老江湖了，

混了好几十年，还是吃了没文化的亏，
要论耍心眼，实在不如袁崇焕。

他做梦也想不到，很久以前，袁
督师就打算干掉他。

早在崇祯元年（1628）七月，袁崇
焕在京城的时候，曾找到大学士钱龙
锡，对他说过这样一句话：

“（毛文龙）可用则
用之，不可用则杀之。”

这还不算，杀的方
法都想好了：

“ 入 其 军 ，斩 其
帅！”

后来他给皇帝的
奏疏上，也明明白白写
着：

“去年（崇祯元年）
十二月，臣安排已定，文
龙有死无生矣！”

“安排已定”，那还
谈个屁。

但谈还是要谈，因
为毛总兵手下毕竟还有几万人，占据
要地，如果把他咔嚓了，他的部下起来
跟自己死磕，那就大大不妙了。

所以袁崇焕决定，先哄哄他。
他先补发了十万两军饷，然后又

在毛总兵最困难的时候，送去了许多
粮食和慰问品，并写信致问候。

毛文龙终于上当了，他十分感
激，终于离开了皮岛老巢，亲自前往宁
远，拜会袁崇焕。

在几万重兵的注视下，毛文龙进
入了宁远城。

他拜会了袁崇焕，并受到了热情
的接待，双方把酒言欢，然后……

然后他安然无恙地走了。
袁崇焕确实想杀掉毛文龙，但绝

不是在宁远。
这个问题，有点脑子的人就能想

明白，如果在宁远把他干掉了，他手下
那几万人，要么作鸟兽散，要么索性反
出去当土匪，或是投敌，到时这烂摊子
怎么收？

所以在临走时，袁崇焕对毛文龙
说，过一个月，我要去你的地盘阅兵，

到时再叙。
因为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就是

在他自己的地盘上干掉他。
崇祯二年（1629）五月二十九日，

袁崇焕的船队抵达双岛。
双岛距离皮岛很近，是毛文龙的

防区，五月三十日，毛文龙到达双岛，
与袁崇焕会面。

六月初一夜晚，袁崇焕来到毛文
龙的营房，和他进行了谈话，双方都很
客气，互相勉励，表示时局艰难，要共
同努力，渡过难关。

这是两人三次谈话中的第一次。
既然在自己的地盘，自然要威风

点，毛文龙带来了三千多士兵，在岛上
列队，准备迎接袁崇焕的检阅。

六月初三，列队完毕，袁崇焕上
岛，开始检阅。

出乎意料的是，毛文龙显得很紧
张，几十年的战场经验告诉他，这天可
能要出事，所以在整个检阅过程中，他
的身边都站满了拿刀的侍卫。

然而袁崇焕显得很轻松，他的护
卫不多，却谈笑自若，搞
得毛文龙相当不好意思。

或许是袁崇焕的诚
意感动了毛文龙，他赶走
了护卫，就在当天深夜，
来到了袁督师的营帐，和
他谈话。

这是他们三次谈话
中的第二次。

第二天，和睦的气
氛终于到达了顶点，一整
天都在吃吃喝喝中度过，
夜晚，好戏终于开场。

毛文龙来到袁崇焕
的营帐，开始了人生中的最后一次谈
话。

一般说来，两人密谈，内容是不
会外泄的，好比秦朝赵高和李斯的密
谋，要想知道，只能靠猜。

我不在场，也不猜，却知道这次
谈话的内容，因为袁崇焕告诉了我。

一个月后，在给皇帝的奏疏中，
袁崇焕详细记录了在这个杀戮前的夜
晚，他和毛文龙所说的每句话。

袁崇焕说：
“你在边疆这么久，实在太劳累

了，还是你老家杭州西湖好。”
毛文龙说：

“我也这么想，只是奴（指后金）
尚在。”

袁崇焕说：
“会有人来替你的。”
毛文龙说：

“此处谁能代得？”
袁崇焕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接着

说：
“我此来劳军，你手下

兵士每人赏银一两，布一匹，
米一石，按人头发放。”

连连 载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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